
童　 钰　 王伟军:低龄儿童网络信息行为与认知研究进展
TONG

 

Yu
 

&
 

WANG
 

Weijun:Research
 

Progress
 

in
 

Online
Information

 

Behavior
 

and
 

Cognition
 

of
 

Young
 

Children

2022 年 9 月　 September,2022

　 　 　 　 　 　 　 　 　 　 　 　 　 　 　 　 　 　 　 　 　 　 　 　 　 　 　 　 　 　 　 　 　 　 　 　 　 　 　 　　　　　　　　　　　　　　　　　　　　　　　　　　　　　　　　　　　　　　　DOI:10. 13530 / j. cnki. jlis. 2022041

低龄儿童网络信息行为与认知研究进展
∗

童　 钰　 王伟军

摘　 要　 随着互联网和各类智能电子设备的普及,儿童越来越多、越来越早地接触到网络信息。 本文结合 3—8 岁

低龄儿童的认知发展特征,从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行为、对网络信息的认知和理解,以及对网络信息可信度评估三个

方面进行综述,分析并发现这一年龄段儿童的网络信息行为及认知上的诸多特点:儿童网络信息行为在频率和多样

性上的快速增长离不开可联网设备在交互方式(如触屏、语音命令)上的革新;尽管儿童有网络信息接触经验,但他

们缺乏对网络信息本质来源、传播方式和内容范围的理解,儿童倾向于利用已有的、基于真人和电子设备的认知图

式去理解网络信息的特征;儿童能够将网络视为媒介,比较网络信息与其他来源信息在可信度上的差异,但儿童能

否认识到不同网络信息存在可信度的差异,以及能否运用一些启发式去评估网络信息的可信度还有待探讨。 未来

研究应将低龄儿童群体纳入图情领域网络信息行为与信息素养研究的视野,弥补对该年龄段群体研究的缺失,并在

研究内容上深化、在方法上创新,加强对儿童网络信息行为与认知的基础研究,加强对少儿网络信息资源建设与服

务、儿童信息素养教育等应用对策的研究,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儿童的“数字化”成长。 表 1。 参考文献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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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high-speed
 

Internet
 

and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s children
 

are
 

increasingly
 

exposed
 

to
 

various
 

of
 

online
 

information and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young
 

children.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research
 

by
 

investigating
 

3
 

to
 

8-year-old
 

children􀆳s
 

information
 

behavior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children􀆳s
 

conception
 

of
 

online
 

information and
 

how
 

children
 

evaluate
 

the
 

credibility
 

of
 

information
 

retrieved
 

from
 

the
 

Internet.
Firstly this

 

review
 

shows
 

that
 

the
 

rapid
 

growth
 

of
 

children􀆳s
 

online
 

information
 

behavior
 

in
 

frequency
 

and
 

diversity
 

benefit
 

from
 

the
 

innov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mode
 

with
 

internet-connected
 

devices
 

 such
 

as
 

touch
 

screen
 

and
 

voice
 

command  .
 

Secondly this
 

review
 

indicates
 

that
 

though
 

young
 

children
 

have
 

experience
 

with
 

the
 

Internet they
 

still
 

lack
 

sophistica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tial
 

source transmission
 

mod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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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f
 

online
 

information.
 

Children
 

tend
 

to
 

use
 

their
 

existing
 

cognitive
 

schema
 

based
 

on
 

human
 

and
 

electronic
 

devices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information 1  
 

They
 

are
 

not
 

yet
 

able
 

to
 

understand
 

the
 

essential
 

source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and
 

have
 

a
 

tendency
 

to
 

believe
 

that
 

Internet
 

information
 

originates
 

from
 

networkable
 

devices
 

or
 

connection
 

methods 
 

2 
 

Children
 

fail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
 

dissemination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3  
 

They
 

do
 

not
 

think
 

that
 

the
 

Internet
 

is
 

omniscient and
 

they
 

would
 

adjust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scope
 

of
 

the
 

network
 

according
 

to
 

their
 

experience
 

of
 

searching
 

behavior
 

on
 

the
 

Internet.
 

Finally this
 

review
 

revealed
 

that
 

children
 

could
 

view
 

the
 

Internet
 

as
 

a
 

medium 
and

 

they
 

could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credibility
 

between
 

online
 

information
 

and
 

information
 

from
 

other
 

information
 

sources.
 

Children
 

as
 

young
 

as
 

age
 

5
 

have
 

viewed
 

the
 

Internet
 

as
 

a
 

reliable
 

source
 

of
 

information and
 

with
 

age their
 

trust
 

in
 

online
 

information
 

increased.
 

However it
 

remains
 

to
 

be
 

discussed
 

whether
 

children
 

can
 

realize
 

the
 

variety
 

of
 

reliability
 

between
 

different
 

online
 

information
 

and
 

whether
 

they
 

can
 

use
 

some
 

heuristics
 

to
 

evaluate
 

the
 

credibility
 

of
 

online
 

information.
Future

 

researchers
 

should
 

include
 

this
 

age
 

group
 

in
 

the
 

study
 

of
 

online
 

information
 

behavior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field
 

of
 

LIS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this
 

age
 

group.
 

We
 

also
 

recommend
 

researchers
 

and
 

educators
 

to
 

deepen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make
 

innovation
 

in
 

the
 

methodology
 

to
 

strengthen
 

the
 

basic
 

research
 

and
 

applied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on
 

children􀆳s
 

online
 

information
 

behavior
 

and
 

cognition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digital
 

growth
 

of
 

Chinese
 

children.
 

In
 

practice in
 

order
 

to
 

protect
 

children􀆳s
 

online
 

safety we
 

appeal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and
 

information
 

content
 

service
 

providers
 

to
 

develop
 

applications
 

and
 

system
 

products
 

with
 

friendly
 

and
 

simple
 

interfaces prominent
 

focus credible
 

content
 

and
 

clear
 

sources
 

which
 

are
 

suitable
 

for
 

children􀆳s
 

operating
 

ability.
 

1
 

tab.
 

48
 

refs.
KEY

 

WORDS
Information

 

behavior. 　 Young
 

children. 　 Online
 

behavior. 　 Online
 

information
 

cognition. 　 Online
 

information
 

credibility.

0　 引言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和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2020 年全国未成年人

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到 2020 年,我
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已达 100%,未成年人互

联网普及率达到 94. 9%;互联网对低龄群体的渗

透能力持续增强,小学生通过各类电子设备接触

网络的比例也高达 92. 1%;超过六成的未成年网

民认为互联网是自己获取信息的重要窗口和得

力助手[1] 。 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青少年和成年

人群体,针对 8 岁及以下儿童群体网络信息行为

的相关研究不仅数量少而且零散[2] 。 随着方便

儿童触网的智能化可联网设备的发展和儿童网

络用户的持续增加,8 岁及以下儿童群体的网络

信息行为研究与教育引导理应得到重视。
本文结合儿童的认知发展特征,回顾并梳理

3—8 岁儿童网络信息行为的研究现状及影响因

素,进一步分析有关儿童对网络信息的理解和可

信度评估的研究进展,并简要探讨未来儿童网络

信息行为研究的重点方向与方法,以期为儿童网

络信息行为的深入研究和正确引导提供参考,也
为网络信息技术与内容提供商更好地研制儿童

网络产品及信息服务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对象界定及文献分析

1. 1　 研究对象界定

进入 21 世纪以来,互联网的普及和用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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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参与使得网络信息行为成为了研究热

点[3] ,且近些年来表现出多群体、多变量、跨领

域等特征。 而随着高速网络和便携式可联网设

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普及,低龄儿童也

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了互联网。 根据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1] 、美国常识媒体 ( Common
 

Sense
 

Media,非营利机构,家长教育组织) [4] 以及英国

通信管理局( Ofcom) [5] 发布的本国儿童网络使

用报告,网络用户中 8 岁以下儿童的数量在不

断增加。
 

然而,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理论认为 3—8
岁儿 童 尚 处 于 前 运 算 阶 段 ( preoperational

 

stage) [6] ,他们在信息加工方式上与其他年龄段

的儿童相比存在很大差异:相比于 3 岁及以下

的幼儿,这一年龄段的儿童在获取信息时不再

必须依靠实际存在的感知觉(如必须用手、嘴等

身体部位触摸实体),这使得他们可以运用一定

的符号表征来加工信息;但相对于 9 岁及以上

已到达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的儿童,
3—8 岁儿童仍缺乏抽象的符号表征能力和逻辑

思维能力,因而难以深入地理解网络信息的本

质原理。 3—8 岁儿童的文本读写能力也尚未成

熟,这会限制他们的文本搜索行为,同时阻碍他

们独立接触网络文本信息,从而导致该年龄段

的儿童表现出与其他年龄段群体不一样的网络

信息行为。 此外,尽管儿童的行为和认知能力

会随年龄而变化,但不同认知能力的发展并非

齐头并进,而是具有不同的速度和发展关键期。
基于目前发展心理学尤其是认知发展相关研

究,3—8 岁儿童在“网络信息行为与认知”相关

的认知能力(如成熟的文本读写能力、批判性思

维能力、推理能力) 中仍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

性,如 3—8 岁儿童均不能独立阅读大多数文本

信息,不具有成熟的因果推理能力和批判性思

维能力,思维具有一定的中心化[7] 。 因此,本文

将 3—8 岁儿童,即低龄儿童,视为整体作为研究

对象。

1. 2　 文献检索及分析

根据研究对象的界定,本文对 3—8 岁儿童

的网络信息行为与认知的相关研究展开回顾和

梳理。 筛选文献的标准如下:①发表在同行评

审的期刊或会议论文集上的中英文论文;②研

究对象为 3—8 岁的正常儿童,不含自闭症、多动

症、癌症患儿等特殊群体;③提供了具体的研究

设计和研究结果的实证论文,不含评论、社论等

类型论文;④研究内容关注儿童自身的网络 / 信
息行为与认知相关问题,仅提到相关现象但研

究问题与之无关的论文不包括在内。
检索文献的数据库包括国内 CSSCI 数据库

和国 外 Web
 

of
 

Science、 ACM 数 字 图 书 馆、
ASIS&T 数字图书馆。 检索文献的时间跨度为

1993 至 2022 年 4 月(以 1993 年第一篇相关研

究[8] 发表为开始时间)。 首先以中文检索式

“(网络信息 OR
 

信息行为)
 

AND
 

(儿童
 

OR
 

幼

儿)”,以及对应的英文检索式“( online
 

behavior
 

OR
 

internet
 

information
 

OR
 

information
 

online
 

OR
 

online
 

information)
 

AND
 

child∗”进行检索获得

一批文献。 其次,由于非信息管理领域的研究

者在探讨“儿童网络信息”相关研究时,通常针

对的是“网络与儿童”,而不会刻意强调“信息行

为”。 因此,为避免漏检,笔者以检索式“网络

AND
 

(幼儿 OR 儿童)”,以及对应的英文“( on-
line

 

OR
 

internet)
 

AND
 

child∗”再次进行检索获

得更多文献。 最后,对检出的文献按照上述文

献筛选的后三个标准,通过人工仔细筛选,最终

选出符合条件的中文论文 1 篇和英文论文 34
篇,共计 35 篇相关文献。 检出文献的特征分布

如表 1 所示。
从文献检索的过程及结果来看,可以得到

如下结论。 ①有关儿童信息行为或儿童网络

(信息)行为的相关研究数以千计,但针对 3—8
岁这一年龄段儿童的相关研究极少,从 1993 年

第一篇论文发表至今近 30 年,前十五年发文量

仅有 3 篇,后面以五年为时段统计发文数量呈现

出增长态势,且近五年增长较快。 ②以检索式

“网络信息 AND 儿童”“信息行为 AND 儿童”几

乎检索不到符合条件的文献,而以“网络 AND
儿童”能够检索到一些相关文献,说明研究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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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儿童的网络使用问题,且将儿童网络使用

行为基本等同于网络信息行为,这可能也与 8
岁以下儿童文本读写能力尚未成熟、缺乏文本

信息线索的行为能力相关。 ③所筛选出的 35 篇

文献,发表时间大多在近 10 年内,以期刊论文为

主,主要涉及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图书情报学

和传播学这 4 个学科。 ④研究方法主要有半结

构化访谈、行为实验、日志分析以及自然观察。

⑤在研究内容上,仅有的 1 篇中文文献,发表于

2013 年,主要通过行为实验法探讨 7 岁儿童对

网络广告的识别能力[9] ;而国外自 1993 年起便

针对 3—8 岁儿童的网络使用情况、网络信息认

知及可信度评估开展了一系列实证研究,揭示

了低龄儿童相对于青少年和成年人群体具有不

同的网络信息行为和网络认知情况。

表 1　 文献集特征分布

特　 　 征 数　 　 量

发表时间

1993—2007(十五年) 3

2008—2012(五年) 6

2013—2017(五年) 9

2018—2022(不到五年) 17

发表形式
期刊论文 25

会议论文 10

学科分布

(按期刊或会议

学科归属分类)

心理学或教育学 20

计算机科学 8

图书情报学 3

传播学 3

经济或工商管理 1

研究方法

(有 4 篇论文综合

使用两种方法)

半结构化访谈

行为实验

日志分析

观察

仅访谈儿童 12

仅访谈父母 6

同时访谈儿童和父母 2

9

7

3

研究内容

网络使用 16

网络信息认知 10

网络信息评估 9

2　 低龄儿童的网络信息行为

2. 1　 儿童网络信息行为的类别及差异性

《2020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

究报告》 将未成年人的网络行为分为“网上学

习”“听音乐” “玩游戏” “聊天” “看短视频” “搜

索信息” “ 看动画 / 漫画” “ 社交网站” 等 18
类[1] 。 统计结果显示,小学生网民的信息行为

主要表现为获取知识与搜索信息、游戏与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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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与社交。 但相比 6—18 岁未成年网民整体

而言,小学生在网上聊天、网上购物和社交网站

使用方面水平较低;在网络内容创作、网上听

书 / 听电台和粉丝应援方面水平相当。 但上述

数据源于小学生的主观回忆和口头报告,且数

据是不同年龄段小学生使用情况合并后的结

果。 这种数据处理方式不仅会因儿童工作记忆

能力的不足而带来较大的偏差[10] ,而且在数据

合并的过程中,会掩盖不同发展阶段儿童在网

络信息行为类别和程度上的差异。
与国内调查对低龄儿童的忽视不同,美国

Common
 

Sense
 

Media 自 2011 年起即定期发布聚

焦于 8 岁以下儿童群体的网络使用报告。 根据

其 2020 年发布的结果,在 2019 年,有 89%的父

母报告家中 8 岁及以下的儿童曾通过各类可联

网设备接触过网络信息,73%的儿童接触过网络

视频信息,超过 10%的儿童有过视频聊天、网络

学习等网络信息行为,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

花费在各类网络信息行为上的时间显著延长,
参与各类网络活动的多样性也逐渐增加[4] 。

2. 2　 低龄儿童网络信息交互行为

用户与可联网设备之间的交互方式决定了

用户网络信息行为的可得性[11] 。 在过去的十来

年里,网络的发展日新月异,信息通信技术和网

络信息内容及其呈现方式的发展为 3—8 岁儿童

提供了更多接触网络信息的可能,使得当下的

儿童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儿童都有更多机会

接触网络信息,进而更早地表现出更丰富的网

络信息行为[12] 。 儿童网络信息交互行为特征具

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儿童触网的泛在化。
从联网形式上看,以前联网需要在电脑上进行

特定的拨号操作,而现在只需要在设备上设定

好 WiFi,后续就可以自动联网,并且网速较之前

更加稳定和流畅。 这使得儿童可能在自己没有

意识到在上网的情况下接触到网络信息。 其

次,儿童网络交互设备的多样化。 从联网设备

上看,以前上网大多局限于台式电脑,而现在笔

记本电脑日益普及,且更便携的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也都可以联网,这使得随时随地上网成为

生活的常态。 第三,儿童网络交互方式的智能

化。 儿童所表现出的和能够展现出的网络信息

行为并非仅仅决定于技术本身,儿童自身的能

力和认知发展水平同样会限制儿童的网络信息

交互行为[13] 。 例如,相比于青少年和成年人群

体,由于 3—8 岁儿童的精细运动能力发展存在

局限[14] ,他们难以准确地通过操纵鼠标和键盘

来完成与可联网设备的网络交互。 但随着人工

智能技术的发展,触屏及语音等智能化设备极

大地方便了儿童的网络交互及信息获取。

2. 3　 低龄儿童网络信息搜索行为

即使对于网络使用经验和信息行为更为丰

富的青少年,他们在信息检索、评估、选择和利

用行为上尚且存在缺陷[15] 。 而 8 岁以下儿童由

于缺乏文本读写能力,更是难以生成准确的关

键词去检索网络信息,也不能准确理解检索出

的各类文本网络信息[16] ,这些都限制了他们浏

览和搜索恰当的网络信息,往往要依赖老师或

家长给出的现成的关键词,否则难以完成检索

任务[8] 。 但由于后来有了各种控件和可视化的

图标,儿童只需要在触屏上点击、拖拽这些图

标,甚至只需要语音命令(如使用 Google
 

Home、
天猫精灵等智能音箱),就可以轻松上网,获取

所需要信息;同时,网络上也有了大量图片和音

频、视频类信息,便于儿童观看。 这些技术革新

使得精细运动能力和文字读写能力较差的儿童

也可以独立上网操作,获取所需要的内容。 未

来随着人工智能和 5G 等技术的发展,儿童网络

信息搜索与娱乐、 学习都将变得更为简单、
便捷。

3　 低龄儿童对网络信息的理解

3. 1　 低龄儿童对网络信息本质来源的理解

儿童借助于各类可联网设备从网络上便捷

地获取网络信息,但无论是网络还是可联网设

备,它们都只是网络信息的载体而非信息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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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 由于网络和可联网设备对于儿童来说是

一种复杂且相对新异的信息来源[12] ,根据认知

发展的建构理论( constructivist
 

theories
 

of
 

cogni-
tive

 

development) [6] ,儿童会基于已有认知图式

中的相关概念去理解其他相对陌生的客体和现

象[17] 。 也就是说,当儿童尝试理解网络信息的

来源时,他们很难直接理解网络信息的本质来

源,而是从网络设备和连接方式等表层特征进

行推测。

3. 2　 低龄儿童对网络信息传播方式的理解

关于儿童究竟是如何理解网络信息传播方

式的,2005 年便有学者进行了研究。 Yan 根据

网络的基本定义,指出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依赖

于无数网线相互联结形成的多层次交流渠道,
并且需要借助于这些多层次交流渠道间无数电

脑、用户、连接方式以及应用程序的助推;随后

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结合对儿童相关主题绘图

的分析,发现 5—8 岁儿童对网络信息传播过程

和方式的理解是非常浅薄的,他们尚不能理解

网络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复杂层级结

构[18] 。 之后又有少量研究运用相似的研究方法

对上述研究结果进行了重复和拓展,结果均发

现 5—8 岁儿童对网络仅具有非常浅显的认

识[19] ,认为网络只是个单一且独立的信息搜索

工具[20] ,而不能意识到网络中信息的传递过程。

3. 3　 低龄儿童对网络信息范围的理解

借助于各类可联网电子设备,儿童可以便

捷获取海量的网络信息。 早期基于“儿童与可

联网电子设备”相关研究的理论分析认为,儿童

倾向于将单个的电子设备实体与虚拟的网络视

为等同,认为设备和网络都是一个巨大的数据

库,其中可以无限制地存储和提取信息,具备

“无所不知” ( omniscience) 的特征,而不能认识

到可联网设备和网络在信息容量和知识领域方

面存在的局限性[21] 。 但由于前期可联网设备所

允许的交互方式阻碍了儿童对网络的独立使

用[14] ,处于家长监控和指导下的儿童网络信息

行为缺乏一定的真实性。 因此,上述“儿童认为

网络信息无限且无所不知”的观点仅能停留在

理论层面的推测,缺乏直接的数据支撑。
近些年, 智能语音助手 ( 如谷歌公司的

Google
 

Home、Amazon 公司的 Alexa、阿里巴巴的

天猫精灵、百度出品的小度同学、小米制造的小

爱同学等)广泛进入家庭生活[4] ,成为了 8 岁以

下儿童接触网络信息的又一重要工具。 由于智

能语音助手所采用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不再规

定用户在发出指令或者提出问题时必须使用特

定的词汇或遵循特定的模式,因而基于这一交

互方式的可联网设备可以为语言表达能力、文
本读写能力和精细运动能力均尚未成熟的儿童

提供前所未有的、与网络信息深入交互的机

会[22] ,同时也为研究者观察儿童如何在没有成

人指导和干预的情况下独立探索网络信息打开

了窗口。 关于儿童提问智能语音设备的部分实

证研究发现,儿童除在网络上探索科学技术、文
化、语言(如单词拼写)、操作方式(如菜谱、导
航)等客观信息外[23] ,有时还会询问超出网络

信息范畴的问题(如询问儿童自己与家人相关

的个人信息) [24]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在探

索网络的知识边界时,询问事实需求类问题(如

科技、历史、语言拼写和翻译)的比例逐渐提高,
而提出与私人信息相关的、超出网络信息范畴

的问题的比例逐渐下降[25] 。 这些结果说明,随
着年龄增长,儿童会逐渐认清网络和可联网设

备并不具备所有信息[26] 。

4　 低龄儿童对网络信息可信度的认知

4. 1　 低龄儿童能否对不同信息进行可信度评估

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理论认为,3—8 岁儿

童大多处于前运算阶段[6] ,这一认知发展阶段

的儿童思维具有“自我中心主义” ( egocentric)的

特征,缺乏观点采择能力,不能认识到不同的人

看待问题有不同的视角和观点,以及不同信息

间存在质量等方面的差异。 基于这一理论,8 岁

及以下儿童无法对不同信息的可信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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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27] 。
尽可能获取准确可靠的信息有助于儿童的

早期学习和环境适应,天生持有评估不同信息

可信度的倾向对儿童来说应具有更大的进化和

适应性意义[28] 。 为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直接探

讨和验证儿童的信息评估能力,“冲突信息源范

式”(conflicting
 

sources
 

paradigm)得到了最为广

泛的应用[29] 。 该范式主要分为“熟悉” 和“测

验”两个阶段。 在“熟悉”阶段,主试首先向每位

儿童介绍实验过程中将会出现的两个信息来

源,此时,研究者可以对感兴趣的变量进行操

纵,使得儿童面对的两个信息来源仅在同一维

度上存在差异(如研究者可以呈现一个儿童熟

悉的信息来源和一个儿童陌生的信息来源,来
探讨熟悉性对儿童信息评估的影响[30] )。 接着

进入“测验”阶段,研究者会呈现一些儿童没有

相关知识经验的问题(如新异物体命名或功能

介绍),问儿童如果想知道答案,更倾向于向之

前“熟悉”阶段的哪一个信息来源询问信息( Ask
 

Questions,询问任务);待儿童做出选择后,两个

信息来源再分别对同一问题给出矛盾答案,进
一步考察儿童更愿意赞同谁提供的答案( En-
dorse

 

Questions,赞同任务)。 通过该范式,研究

者发现,至少从 3 岁起,儿童就能逐渐意识到所

有信息来源不是同等可信的,并且可以根据一

些特征(如信息来源的先前准确性)去评估信息

源提供的其他信息的可信程度[31] 。
上述运用“冲突信息源范式”的研究大部分

考查的是儿童对不同人的可信度差异的理解,
近年来,有研究发现也可以将评估人类信息提

供者可信程度的方法运用到评估其他类别信息

来源可信度的差异上。 例如,3—5 岁的儿童可

以根据先前准确性的相对差异判断哪一台电脑

或哪一个机器人提供的信息更准确[32,33] ,可以

根据内容是否符合逻辑来推测哪本书上的信息

更可靠[34] ,还可以评估文本信息和口头语言的

差异。 这些结果说明,儿童对不同信息来源可

信度的判断和评估具有领域一般性 ( domain-
general),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评估人际间的信息

交流[36] 。 基于此可以推测,儿童也能评估不同

网络信息可信度的差异。

4. 2　 低龄儿童对不同网络信息可信度的评估
 

考虑到网络这一新的信息提供渠道在儿童

日常学习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近
年来,有研究者开始关注儿童对网络信息可信

程度的评估,但大多数相关的实证研究并未发

现儿童能够对包含不同内容、不同信息渠道来

源以及具有不同呈现形式的网络信息表现出批

判性思维能力。
有研究者从成人对不同网页信息可信度评

估的视角出发,尝试考查儿童能否运用成人常

用的各类启发式①(heuristic)去对网络信息进行

可信度评估。 结果发现,儿童还不善于在网络

上检索自己需要的且可信的信息[37] ,也不能较

好地运用成人常用的线索(如页面是否有广告、
信息发布者是否具有权威性)去评价不同网页

内容在可靠性上的差异[27] 。 还有研究者给 8 岁

儿童呈现混杂了错误信息的网页,结果同样发

现,尽管儿童能够准确识别出所有网页中包含

的事实类和夸大类错误,但他们还是不认为这

些包含了错误信息的网页上的其他信息可信程

度更低[38] 。
对于上述结果,可以从使用经验和认知能

力两个方面给出不同的解释。 一方面,从经验

匮乏的视角来看,儿童能够评估不同的真人和

书本信息在可信度上的差异,说明他们具有进

行信息可信度评估的基本认知能力。 儿童之所

以无法像成人一样运用各类线索去评估不同网

络信息的可信度,是由于他们的独立网络使用

经验有限,还不能意识到广告、动态性等特征可

以被用于标记信息的可靠性[39] 。 另一方面,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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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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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水平不足的角度看,虽然儿童能够评估不

同真人或其他信息源的信息可信度,但网络相

比于其他信息来源,其结构更加复杂,信息的来

源更加多样。 5—8 岁儿童尽管对网络信息有了

一定的接触经验,但他们对网络信息的本质来

源和传播方式都缺乏足够深入的理解,因此,儿
童可能还不能意识到网络信息中存在安全

隐患[20] 。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一项研究以 3—5 岁

儿童为被试,操纵了两台电脑上不同搜索引擎

呈现的图片信息在先前准确性上的差异,结果

发现,当儿童看到一个搜索引擎曾提供了错误

的答案后,在后测中,相对于没有提供错误答案

的搜索引擎,4—5 岁儿童对该搜索引擎的信任

程度更低,并且能意识到这些错误信息并非源

于操作者的无能和失误,对未来具有相对稳定

的预测性[32] 。 但这一研究是借助于两台不同的

电脑呈现网络信息,其中一台电脑一直通过一

个搜索引擎提供正确信息,另一台电脑一直提

供错误信息。 因此,该实验结果难以说清儿童

到底是能够用准确性差异这一线索评估搜索引

擎和电脑的可信度差异,还是用它区分网络的

可信度。 未来研究对此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
此外,在该实验中,为适应 3—5 岁学前儿童有限

的文本读写能力,实验材料采用图片而非网页

中最普遍的文本形式呈现。 由于儿童认为文本

信息的可信度更高[40] ,未来研究也可以考查儿

童无法评估不同网页内容的可信度是否源于信

息文本形式的桎梏。

4. 3　 低龄儿童对网络与其他信息源的比较

当儿童将网络视为一个信息来源,并尝试

理解其知识状态时,根据认知发展的建构观[6]

和拟人论[41] 的思想,儿童会基于对真人的理解

去建构他们对网络信息源的认知。 也就是说,
儿童可能不仅将网络视为一个有多层次交流渠

道的信息源的动态集合,在某些情况下,儿童也

会认为网络和他们日常接触的真人一样,具有

相对稳定的知识状态。 基于此,有研究者提出

了“科技信息提供者” ( technological
 

informants)
的概念,认为网络和可联网设备在儿童的信息

获取中可能起到了和传统信息提供者(如父母、
教师、同伴)相似的作用[32] 。 那么,相比于其他

类型的信息来源,当向儿童言明信息来源于网

络时,他们是否会认为这些信息更可信呢?
借鉴儿童信息可信度评估研究中经典的

“冲突信息源范式”,一系列研究发现,至少从 5
岁起,儿童就会将网络视为一种可靠的信息来

源:当网络中的信息包含了具体数值的科学性

知识时,相对于与社会文化或个人体验有关的

知识,儿童对网络信息的信任程度更高[26] ;相对

于真实的陌生人提供的信息,5—8 岁的儿童认

为搜索引擎中提供的答案更加可信,但他们在

选择过程中表现出了一定的不确定性[42] 。 另

外,由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在网络使用经验和

网络理解上可能存在差异[12] ,他们对网络信息

可信度的评估也不同。 相比于 5 岁的儿童,8 岁

儿童更倾向于相信来源于网络上的小概率事件

会发生[43] ,当面对网络和真人针对与陌生动物

有关的科学性问题给出不一致的答案时,8 岁的

孩子 同 样 比 5 岁 的 孩 子 更 信 任 网 络 上 的

信息[42] 。

5　 总结与展望

5. 1　 总结

本文着眼于儿童的网络信息行为,基于 3—
8 岁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系统综述了儿童的网

络信息交互与搜索行为,儿童对网络信息本质

来源、传播方式和包含范围的理解,儿童对网络

信息可信度的评估等研究进展。 本文认为,网
络和便携性可联网设备的普及助推了儿童的网

络使用及其信息行为低龄化趋向。 虽然借助于

各类智能设备,儿童表现出各类网络信息行为,
但由于儿童的精细运动能力和文字读写能力较

差,他们的网络信息交互、检索、评估、认知等网

络信息行为体现出与其他年龄段群体不同的行

为特征模式。 同时,尽管儿童频繁接触网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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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网络信息的来源、传播方式却缺乏深入了

解,儿童对网络信息的理解受限于认知发展水

平和日常使用经验。 儿童能将网络信息的可信

度与其他信息来源的可信度进行直接比较,但
能否比较不同网络信息可靠性的差异还有待探

讨。 本研究在综述分析之后得到如下启示。
(1)对信息行为理论研究的意义与启示。

首先,本文针对 3—8 岁儿童,通过分析儿童网络

用户信息行为的差异性和研究可行性,首次对

国内外儿童网络信息行为与认知研究的相关文

献进行梳理和述评,揭示儿童网络信息行为,以
及对网络信息理解与认知研究的独特性和挑战

性,并昭示儿童信息行为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

和现实机遇。 在此也呼吁同行在网络化、数字

化趋势下需要更加重视和深化对 3—8 岁儿童这

一群体网络信息行为的研究,并将该群体纳入

图情领域信息行为与信息素养研究的视野,弥
补该年龄段研究的缺失。 其次,从发展心理学

与认知研究的角度看,本文认为儿童的网络信

息行为和认知也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即儿

童会基于日常的观察和使用经验形成对网络信

息这一复杂概念的表层认识,而后随着认知发

展水平的提高和经验的累积,儿童会不断更新

他们对网络信息的认知[44] ,这一发现为“认知

发展的建构理论”提供了又一支撑,同时支持了

王伟军等提出的个体与网络环境中过程交互式

的“网络适应”概念[45] 。 因此,将低龄儿童群体

纳入整个儿童青少年信息行为与认知研究中,
对于完善包括儿童青少年在内的用户信息行为

与信息服务研究,促进儿童青少年在网络环境

中成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相对国外

及其他学科对信息行为的研究而言,我国图情

领域的信息行为研究还没有细化到低龄儿童群

体。 本文所分析的国外及其他学科的相关研

究,为结合中国国情和智能化数字化环境开展

儿童网络信息行为理论与服务研究,在研究内

容、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上都提供了有益的借

鉴与重要的启示。
(2)对儿童网络使用与信息行为引导的意

义与启示。 首先,家庭、学校和社会需要重视引

导儿童对智能设备的认知,即手机与平板不仅

可用于娱乐,也是重要的学习工具和学习资源

宝库。 各方合力加强儿童对智能设备具有学习

功能和资源工具的认知及体验,促使儿童更好

地适应未来数字化社会的生存与发展。 同时,
应积极关注儿童的网络使用情况,尽早引导儿

童意识到网络信息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指导

儿童积极利用网络学习和获取信息的同时,提
高儿童的网络安全意识,帮助他们深入理解网

络及信息来源,形成对网络信息的科学认识和

批判性思维,从而降低儿童遭受不良网络信息

侵害的概率。 其次,对于网络信息技术产品和

信息内容服务商而言,应设计适合儿童操作能

力的网络产品,针对儿童“常通过网络检索问题

获取信息”和“对网络信息本质缺乏复杂认知”
的特点,突出触屏和语音交互,开发界面友好简

单、重点突出、内容可信、来源清晰的应用程序

和系统产品,提高儿童网络产品的易用性、可用

性和安全性,保护儿童的网络信息安全。 第三,
基于儿童对网络信息的理解与信任及其认知差

异,对于家校和少儿图书馆等公共服务机构而

言,需要加强对儿童数字化阅读和网络学习与

探索性活动的指导。 公共服务机构需要加强少

儿数字化设备与数字资源建设,促进儿童对线

上线下信息资源的差异认知和对线上信息资源

获取利用的习惯与技能培养。
 

5. 2　 研究展望

虽然儿童接触网络已成为研究者和教育工

作者关注的焦点,但目前针对 8 岁以下儿童的网

络信息行为的实证研究较少,而国内的相关研

究则更少。 3—8 岁作为儿童发展的重要时期,
对于儿童的网络认知发展及其网络适应与信息

行为养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图情领域应

重视对该年龄段群体的网络信息行为与信息素

养教育研究,以更好地指导我国少儿图书馆资

源建设、少儿网络信息服务与信息素养教育工

作,促进儿童的网络适应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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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内容方面。 首先,从文献检索来

看,现有研究侧重在儿童的网络使用问题,且大

多将儿童网络使用行为基本等同于网络信息行

为,这可能也与 8 岁以下儿童文本读写能力尚

未成熟、缺乏文本信息线索的行为能力有关。
但在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环境下,儿童的网

络信息行为不仅仅依靠文本线索展开,语音、视
频和图画等方式更好地适应了儿童的网络信息

获取与使用。 儿童网络用户数量持续增加及其

网络信息活动日益丰富,所产生的研究问题必

将日益增加,开展研究的可行性也将日益增强。
儿童青少年成长关系中华民族复兴大计,因此,
我国图情界有必要高度重视低龄儿童群体的信

息行为研究,紧密结合智能设备及智能语音、智
能机器人和虚拟现实等应用场景开展儿童用户

体验、信息交互与分享等方面的研究。 其次,未
来研究需要结合心理学、图书情报学等相关学

科理论,加强数智环境下儿童网络信息行为(包

括信息检索、评价选择和知识探索与构建等)的

影响因素与心理机制研究,进一步揭示儿童网

络信息行为的规律与心理特征,弥补这一群体

网络信息行为研究的不足。 最后,加强儿童网

络信息行为与网络适应的相关实证研究。 儿童

网络交互、信息检索及其评估与利用等信息行

为对于儿童青少年在网络环境下的健康成长具

有重要影响。 如儿童网络信息行为与其网络适

应的关系,以及如何影响其网络适应;如何培育

儿童良好的网络信息行为以便更好地适应网络

环境与数字化社会;不同类型的网络信息对儿

童的网络理解与信任是否有差异,等等,这些问

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2)研究方法方面。 首先,应重视儿童网络

行为数据在研究中的应用。 现有揭示儿童网络

信息行为的调查数据主要源于访谈,包括让儿

童自主报告和家长报告这两种方式。 虽然这些

方法相对简便易行,但由于儿童记忆和主观报

告极易出现偏差,家长也不能无时无刻不陪伴

在儿童身边去完全了解儿童所有的网络使用情

况,导致基于该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能准

确反映儿童真实的网络信息行为。 因此,未来

研究可以考虑采用网络行为大数据和生态化识

别的方法,结合相互关联的数字化设备,多模态

且更精准地获取儿童在真实环境中的网络信息

行为数据。 其次,在实证研究过程中,为了控制

儿童自身经验和偏好对于实验结果的干扰,现
有探讨儿童网络信息可信度评估的实证研究均

选取了儿童完全陌生的科学知识作为研究材

料。 但在实际情境中,当儿童检索和浏览信息

时,他们需要结合自己的兴趣和经验基础来采

择信息[46] ;或者需要考虑儿童网络使用中的

“强加任务” ( imposed
 

queries) 和 “ 自发任务”
(self-generated

 

queries) 的区分[47,48] ,未来研究

可以关注儿童自身特征对网络信息评估的影

响,以及网络使用任务不同时网络信息行为的

差异性。 最后,面对网络中大量以文本形式或

者包含文本形式的信息,8 岁及以下儿童往往需

要依赖成人的帮助。 考虑到成人在帮助儿童检

索网络信息,以及转述获取到的网络信息时,会
经过一些筛选和过滤,因此,儿童独立和通过成

人间接帮助的网络信息行为可能是不同的。 未

来研究可以考察这二者究竟有哪些差异,以及

这些差异是否会影响到儿童对网络信息可靠性

的理解。 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研究设计中进一

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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